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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一开始就没离开过那里。
多年以前，我和辽西的蒙古营子有过别离。仿佛就在昨

天，不管11岁的我多么不情愿离开那个住了5年的营子，但要
跟父母到城里去。搬家的大卡车拉着丢了魂的我，一意呼啸
南行，在翻越山坡时，我从车上跳下来，跑回了营子。我的童
年留在了那里，和那些邻居的小伙伴们待在一起。许多年后
回到那个快要歪倒的小屋前时，我看见11岁的自己还似乎挂
在瘸腿的大门上来回悠荡着。

蒿子、向日葵、大眼贼们站满了整整一院子。
水裆尿裤的螳螂大哥还在一刻不停地劳作。
滴答滴答的蹄声还没有远去，依稀看得见骑扁马扁人的

背影。
我分不清这是真实还是幻境，被这种感觉日夜纠缠着，我

走不出自己，走不出孩提的梦幻。
在辽西的深处，只看见自己站在每一个细节里。
是上天让我的根生在那里。
蒙古营子就在乌兰木图山下。
乌兰木图山，蒙语，红色的树。乌兰木图山脚下，世世代

代生活着蒙族人、汉族人、满族人，蒙族人最多。他们说一大
串一大串我永远听不懂的蒙语。他们唱带颤音的蒙古歌，骑
马，甩长鞭子放羊，通红的脸膛，四季穿黑衣裳，扎腰带，手习
惯抄在长袖筒里，总也不愿拿出来。他们看见人一句话不说，
只用眼睛直视着你；那些幽幽的壕沟，鲜绿的苦麻子，粗壮的
红高粱，躺在山坡上的大石头，一句话也不说，只用眼睛直视
着你，不动声色。

所有的故乡都是异乡，它是祖先长期流浪途中的一个驿
站。当脚伸到这块土地上开始生长的时候，我的筋骨和血脉
就在这里逐渐由软变硬，我的语言和性情、思考和阅读就在这
里开始了。我躲不开蒙族土地苍凉和贫瘠的洇染，回避不了
蒙古人的日夜教益。好多的时候，我都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化
成蒙族人。我的第一部儿童长篇小说写的是一个蒙古族女孩
的成长——不管从时间上跑出多远，我也像逃不出如来掌心
的那只猴子，离不开这个蒙古营子。

祖先托父母把我领来这地方，让辽西雄峻的大山养育我，
让山下的蒙满汉人教益我，一定是有些用意的。当我会蘸着
一些字来表达自己像点样的感受，那些向天地没完没了的叩
问，那些神秘的图腾崇拜，那些文化符号和自强不息精神，一
下子拥到我的面前，我再获得几次人生，才能穷尽自己的使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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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一次次地回去，从文字里，从记忆里。每一本书

里的每一行字，只有回到那里才能呼吸、才能成长、才能鲜灵，
好像一离开那里，我的灵感就像缺了氧。是不是蒙古营子把
我惯坏了？

蒙古营子日夜勾我的魂，我怎能不回去？
终于，有一整年体验生活的时间让我重新回到了蒙古营

子，我的辽西村小。时间变了，生活变了，面孔变了，成长却没
有变，成长所挟带的情感没有变。

我感觉自己还是那个小学生，听蒙语老师上课。我听不
懂蒙文，听蒙语老师朗读，再沿着黑板上那些字母以竖版的姿
势进入蒙语。蒙语不是我的母语，比起我那母语满文来，蒙语
更亲切也更值得我敬畏。我从小是听蒙文课长大的，我小时
候的伙伴也都是说蒙语的。我老老实实地坐在教室里，在本
子上写蒙文，一笔一画，为逝去的年代，为人生最初的记忆，为
两个策马扬鞭远去的民族。

我感觉自己已经是一位真正的村小老师，和许多学生在
一起，我给学生们上课、朗读，和他们一起学习。看着坐在那
里的他们，找到一种似曾相识。我会和他们一起唱歌，像当年
白老师那样，先把教室的门紧紧地关上，把风和风里的杂音都
挡在外面，教电影里的歌。我那年轻的红脸蛋的蒙族白老师
老了吧？老到还能认出那个毛头扎脑的坐在角落里的学生
吗？

我感觉自己是地道的乡下人。穿乡下人的衣裳，晒大地
里的太阳，很自然。身诚实了心才能实诚。像田间的一粒土，
像路边的一颗石子，质地和颜色都是乡村的。我们一起迎来
天凉，一起迎来霜期，一起像草一样渐渐变成秋天的黄色。冬
天到时，我们一起冷，一起在风雪里跺着脚，一起小跑回家，心
里渴望春天……像张爱玲那样的生出卑微之心，一直低，低到
尘土里，然后，从尘土里开出花来。

我在离了太久的营子里，面对内蒙古科尔沁沙地刮来的
风沙，摇晃的小树林，消失的小河，面对憨实耿直的“小老鞑
子”，桀骜不驯的“满轴子”，面对一些步履缓慢的日子。

一帮大大小小的丫头小子们跟在我身后，带着他们的欢
笑和倔强，他们的胆怯和疼痛，他们的梦想和希望，他们的失
望和失落。这些蒙族的、满族的、汉族的孩子，他们有和城里
孩子一样的幻想，一样对命运前途的未知。他们的后面是成
千上万的中国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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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小有139名学生，80%都是蒙生。一间大办公室里挂着

成吉思汗像，墙上是用蒙文写的校训条幅。在蒙语为主流语
言的语境里，老师和学生汉语普遍说得都很生硬。

我把目光停在五年级。同样的11岁，同样的成长。在一

个个脸色通红的蒙族学生里，在认真生炉子的那群孩子里，在
用生硬的汉话读着课文的课堂上，我发现了一个在认真成长
的孩子。那不是别人，那是我自己。

我跟着他们一个营子一个营子地走，看他们的房子，园
子，看他们的父母。成长的匆忙来不及让他们思考得那么多。

那次，我已经连续家访了6个学生家。穿着一身说不出什
么颜色衣裳的张建红一直跟在身后，我对她说，能不能到你家
看看。她转身跑回家去，在院子里，呵斥住两条狗，再用手紧
紧地抱住另一条大狗，对我说，老师，你进。

和别的同学家一样，她的父母还没从地里回来。张建红
松开外面的狗，进屋来就上炕归拢东西，擦干净炕沿让我坐
下，自己又开始拿笤帚扫地。

七八个孩子围在我身边，我问他们平时喜欢吃什么，张建
红不好意思地说，喜欢吃肉。我想起白天和几个同学聊天，问
他们多长时间能吃一顿肉。他们有的说，家来客人才吃。有
的说，盖房子时才吃。我问一个星期能不能吃上一顿，他们都
摇头。那一个月呢，我问。他们说，差不多能吧。

我想请这几个孩子在村里的小饭店吃一顿肉。
几个小家伙很高兴。他们带我来到村里的那个惟一的小

饭店。我给他们要了几个菜，其中包括一盘锅巴肉。热乎乎
的锅巴肉是第一个上来的，看着锅巴肉孩子们都不伸筷子，我
问他们怎么不吃？一个说，老师先吃，我们才吃。我先夹了一
块，他们终于吃了，吃得飞快，眼看着大盘子里的肉就下去了，
我赶紧到厨房让再加一盘，等我回到桌旁时大盘子已经空
了。我坐回我的座上，这时我发现自己的碗里放着两大块锅
巴肉。一个孩子说，老师！谢谢你，等我们长大挣钱了一定请
你吃饭。张建红说，我请完了，张帅请，一个接着一个，我们都
请你……

营子的细密一点一点铺开。武爽的妈妈还穿着露脚趾的
鞋在院子里忙活着，武爽说，妈！你晚秋就换鞋吧。

包志彬的爸爸骑着摩托车走进院子，笑着，摆着手说不
出话。他脖子上做手术留下的那个深深的洞让他再也说不出
话来。包志彬说，爸爸特别爱我，别的孩子有啥就让我有
啥。

吴英豪在班级里是惟一的来自住二层楼的富裕户。在阳
坡上，那座二层楼鹤立鸡群一般站在一片低矮的平房中，露着
粗糙的红砖面。

我那满面沧桑的一年级班主任石老师，我那依然住在旧
房子里的老邻居，我那舍不得和我多说话怕耽误挣2元拉脚钱
的小学同学……

在学校，在我的周围，生活向四处拉长，人们向我露着欢
乐的笑脸，而在成人的每一根皱纹里，在孩子拧紧的眉头上，
我能端详到山村深处的忧伤。

最深刻的忧伤在细节的深处。
在营子，我触到了生活的神经末梢，神经末梢跳动的力量

让人有如电击雷鸣。
我该怎样写你，我生命中永远的辽西……

母亲累了，来不及放下锄头就一屁
股坐在地垄中间的泥土上，坐在很高、很
高的包谷苗中间。包谷苗在母亲的四周
成林成片，纵横交错的叶子争先恐后地
从挺直的包谷秆上伸出来，伸到母亲坐
着的地垄上，在包谷叶片中炸裂开来的
阳光，斑驳地渲染着夏日的炎热，把土里
劳作的辛苦气氛烘托得更加浓烈。

汗水从母亲的脸上大颗、大颗地滴
落下来，濡湿了母亲的衣服，又濡湿了母
亲脚下的泥土。这些包谷苗连成的一大
片土地，都是母亲今年种下的庄稼。每
天，母亲都细心地呵护在这些包谷苗的身旁，浇水，施肥，除
草。母亲说她种的这些包谷是传递给儿女们的念想，也是儿
女们留给她在家的守望和期待。

母亲63岁了，苍白的头发曲卷在粗糙却还不乏红润的
脸庞上，一条条细密的皱纹里仿佛布满着岁月的艰辛。母亲
告诉我，她41岁就没有了老伴，那个时候儿女们都还小，害
怕找个后夫儿女受气，就一直没再嫁人。十多年来，母亲既当
爹又当妈，一个人拉扯着儿女们长大，直到他们成家立业。母
亲一生没有离开过这片山连着山的土地，也没有出过什么远
门，到过的最远地方也只是30多公里外的镇政府所在地，对
于儿女们打工的城市，母亲始终无法在心中核定出那些地方
与这片土地的距离，在我们谈话引出那些地名时，她总是问
我有多远，而我也无法给予母亲一个肯定的回答。母亲说儿
女出去闯荡她是赞成的，只有出外去闯荡过的人才会有出
息，不像她，一辈子没出过远门，除了种庄稼什么也学不会，
懵懵懂懂地就混成了老人。在我看来，母亲并不是没有出息，
而是她把一生所有的出息都全部奉献给了儿女们，让儿女们
替她长出息，替她争脸面。我想，母亲应该就像她脚下的这片
土地，在一成不变的岁月里，把一生的亮点都奉献给了那些
在土地上长出来的庄稼，在庄稼鲜活、阳光、美丽、丰满、成熟
的轮回更替里，土地就慢慢变瘦了、变贫瘠了，尽管如此，从
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庄稼依旧鲜活，依旧阳光，依旧美丽、丰满
和成熟迷人。

母亲以与年龄不相称的活力侍奉那些从土里长出来的
庄稼，把庄稼幻化成儿女们的生命，在日复一日的岁月里注
入对每一个儿女的呵护和关爱。虽然庄稼依旧是庄稼，在母
亲的精心呵护下拔节、长高、成熟，没有给予母亲带来人性的
问候和温暖，但母亲还是在走进庄稼中间的时候，一边劳动
一边轻言细语地倾诉着自己的感受。

山里的日子一年年都在发生着变化。像这片土地上所有
的家庭一样，母亲的儿女们出去打工后就慢慢远离了庄稼，
慢慢远离了守望着庄稼地的母亲，一年很难回来一次。儿女
与母亲的关系，就好比庄稼与土地的关系，每个儿女都是母
亲土地里长出来的庄稼，母亲倾尽毕生的心血，用无私的汗
水浇灌着儿女慢慢变美丽和成熟，并精心地呵护，让儿女不
受伤害，健康成长。几年来，年迈的母亲一直独自坚守在这片
儿女们承包的土地上，不管是风和日丽还是刮风下雨，只要
是庄稼需要人侍奉的季节，母亲都会出现在这些庄稼苗的中
间，像看护孩子一样细心地呵护着它们成长。最难能可贵的
是别人种庄稼都是施放化学肥料，而母亲种庄稼的肥料都是
她从家挑来的农家肥，别的不说，光是从母亲现在管理着的
这片土地到她所居住的家，少说也有将近一里路的距离。现
在的农村，在交通发达，各种运输工具纷纷涌进农民的生活
中后，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愿意挑担了，但母亲却还在坚持
着，坚持用一种传统的劳动方式来侍奉她的庄稼，不能不让
人敬佩。

距母亲干活的地方不远有一条公路，母亲说儿女们就是
从那条公路出去的。母亲知道公路的一头连着镇里，另一头
就不知道往什么地方去了。长期以来，公路延伸的意识在母
亲的认知里都是一片朦胧，母亲说她总是搞不懂那条公路到
底有多长，儿女们要走多久才能到达他们打工的地方。母亲
居住的这个叫岩脚的小寨，只有那么一条公路，两头延伸着，
岩脚只是公路边一个不起眼的小村落，南来北往的车都不肯
在这里多停一下，就是来拉人去镇上赶集的面包车，在公路
边鸣几声喇叭，见村道上没有人出来后就急急忙忙开走了。

母亲特别关注那些过路的车子，每次只要听到车子由远
而近的声音，她都会从庄稼地里直起身子，希望看到有人从
汽车里走出来，下车的人如果和母亲熟悉，都会亲热地同母
亲打着招呼，有时还会送一点从外边带来的食品给母亲品
尝，这个时候母亲的心就会变得暖融融的特别温暖。当然母
亲最希望看到的是她的儿女们能从车里走出来，然后甜甜地
对着她叫一声“妈”，这种愿望在庄稼越来越变成熟的日子里
表现得特别强烈。

令我感叹的是母亲还告诉我，她每年都喂养四头大肥
猪，是给四个儿女准备回家过年的。她希望儿女们回到家后
也像别的人家那样，热热闹闹地杀年猪，热热闹闹地过年，只
有这样她的心才会知足，毕竟儿女们在外边闯荡都很不容
易。我想，这不会只是母亲一个人的愿望，应该是这片土地上
更多留守母亲的愿望。

辽西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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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啊，我的祖国
□夏侃·沃阿勒拜（哈萨克族）
丽娜·夏侃（哈萨克族）〔译〕

倘若，你我能够看清这地球，
她的体型类似南瓜就是球。
交替出现在她表面，无止无休，
是那黑暗与光明相互追逐到永久。

犹如飞船漂游在浩瀚的宇宙，
没有支撑，她千年万年都依旧。
她的表面养育着生命的神奇，
人类就是她最后创造的奇迹。

且问地球：她的年龄有多大？
一百万年还要乘上无数下……
她内心火热，温柔慈祥就像那，
祖母给予母亲生命和博大。

如果想听她的故事和秘密，
每一个人都能找到他所需，
她无私抚育怀中每一个子女，
只有爱心，没有区别和偏离。
如今，人类的手脚可以通天地，
揭开那些宇宙奥秘和神奇。
另一个星球也许富有和美丽，
我也绝不背上行囊，离开你。

这里给我生命是我力量的源泉，
这里有我劳动汗水的浇灌，
给我鼓励，给我永无止境的温暖，
是那爱情、亲情、友情和信念。

任我遨游在那想象的世界，
我的眼中闪烁希望的光芒。
地球啊，你是祖国母亲的祖国，
我要大声说，地球，你是母亲是祖国！

为了儿子、孙子、曾孙子们的笑脸，
让我们将这地球家园变花园。
为了我的祖国我的母亲，啊！地球！
你的儿子将付出他的全部和所有。

地球，你是所有生灵的家园，
只要珍惜，空气和水都足够，
远方的天空一朵乌云在游走，
我的心里充满不安和忧愁。

我不愿邪恶的口号占上风，
我的思绪翻江倒海不宁静。
我会疾呼，我会大声地宣扬，
以你，他，她，它们的立场。

我呼号，强权不要轰炸和开炮，
别在她的脸上留下伤痕、废墟和弹道。
犹如地鼠般贪心的小贼和强盗，
请勿打扰无辜生灵的安好。

生命的家园如此伟大和神圣，
勇敢的斗士来保护家园到制胜。
让我们将所有财富和宝藏，
毫无保留地献给后人和子孙。

人类啊，去探寻那浩渺的宇宙，
在群星中寻找奥秘、信步游走。
你的诗人，我要大声地宣告：

地球啊！你就是我的母亲、我的祖国！

走在海边的城市里
□范 明（苗族）

四季的海风
吹咸树木、房屋和人
咸味十足的喘息
郁闷而零乱
人说海纳百川
若真看海
却要攀越一座座高山

那么，攀越吧
拥抱大海的臂膀
与浪涛亲吻
用盐汁把心灵熏染
让自己的喘息咸味十足
伫立海滩，让沙的凉爽
熨平脚板被风干的褶皱
去把海边的城市适应

海天一线
太阳东升、西沉
目光里的灼热褪去
明月走上天穹
萤火虫在飞
神秘而浩瀚
星星点点的海面
聆听拍岸的涛声

体味坦然与包容
昼夜兼程的步伐
沉着，稳健
随着大海的脉搏
在这海边的城市，抵达
梦想的港湾

生命之水
□黄松柏（侗族）

密云水库
每次看你 想你
你碧波荡漾的怀里

总闪烁星月和太阳
我顺着你悠远的走向瞭望

极目一路花朵之后
就看见春意盎然的村庄

在春色里浓郁开放
还有天安门的华灯如同流光里的倒影

一派祥和 温馨
当然，那秋天的果实你哺育得

更生动 更饱满
连同高原的格桑花 也因此

好优雅 好烂漫
一泓生命之水
碧波的光芒
滋养鲜美的鱼虾和温馨的岁月
也照彻共和国从容坚定的步子。

临水读月
这是我生命之秋的澄净吗
那翻动春色的银色马蹄
都成为碧波中玉璧了
月色如水，水如月色
月的微笑菊花一般漫过水面
悠然悠然地渗透
看水的魂和酣然的梦
所有尘埃都已落尽
连同最后的那声犬吠
已跌落成一棵百年老槐
醉饮湖里的月光
我的脚下是一个搬迁村落遗址
我从湖里皎洁月光的气息里
感受他们真正意义的存在
我在临水读月，读那令我膜拜光芒

天鹅yu水库
星光引路
带着天堂的梦呓
一路风寒，一路沧桑
为寻觅失落的家园星夜兼程

大湖之滨，清流缓缓入库
雪花洁白 飘舞着松岗的寂静
冰——冬的骨头 俏如玉色
大湖
冰清玉洁的怀抱迎迓君临的精灵

呢喃或漫步
天鹅在梦的世界觅食幸福
呢喃的温情 在冰面美好地燃烧

冬天的童话在大湖之滨一幕幕
优雅绽放

最美不过白天鹅冰上的舞蹈
飞奔 展翅 旋转 腾跃
美妙的惊艳绚烂了冬的风景
我在离天堂最近的地方
冬天 幸福无比

我的水库瘦了
我的水库瘦了
那些露出的山头
像我母亲枯瘦的颧骨
看着 我的心由憔悴到痛

我的水库瘦了
我日夜守望远方的雷声
像守望我远方情人的马蹄
听着，我的渴望在一天天燃烧

我的水库瘦了
天啊 下一场大雨吧
我从来不祈求名利的头颅
今天 匍匐在你的面前叩拜

我的水库瘦了
天啊，我的金银和玉全部给你
求你在水库的群山大地倾泻你的慈惠
请您滋润我焦灼的期待
焦灼的渴望和祈求吧

我的水库瘦了
像我母亲憔悴的眼睛

周华健唱红的 《花心》，使我从花拥有的含义中触摸到
了花的纯净和美丽。而我在《花心》的濡染中惟最钟情于兰
惠。兰惠的清香除了在花间蕴出柔情，还飘逸出一种精神。
兰惠丰富了我的一切业余生活，守它是一种幸福，离开它是
一种牵挂。每当我出差归来或下班到家，便驻足于兰惠面
前，神思飞向充满清香的茫茫青山。

兰惠的品种及其繁多，收藏到好兰惠者算得上是有心
人。花有红有黄，有紫有白，开放的时候，我的心也不知不
觉陶醉其中，其乐融融，如星月照耀，夜露洗涤，享尽了兰
惠带来的无数乐趣，兰成了我心里的无限美丽。兴致来了，
我会一边欣赏，一边拿出喷壶，为她浇水，让她接受我的沐
浴。水喷洒着花叶，幻化成粒粒露珠，这是我爱之馈赠。绿
叶淋水，青翠欲滴，新花初放，不含纤尘，美不胜收。日复
一日，今朝才蓓蕾，明日便鲜花绽放。热热闹闹开上一阵随
即衰落，花座渐次向梢头转移，只盼来年再吐艳，再流香。
心随花转，磨下了多少急性子，耐得了多少硬性子。

第一次到山中寻兰，是在故乡的山野，流于清风的山林
间。晨风爽爽的吹拂，抛下远远的一寨鸡犬之声。那是一个
浅浅的夏天，我在侄儿的带领下，匆匆地踏进了叫躲雨洼的
一片森林里。山泉淙淙地流着，吻着腐叶的香气，踩着松软
的山基土，在潮潮的林间不停地穿梭。四处细闻无声，只有
阳光充溢大地，欢乐的小鸟鸣啼不休，心在等候中充满希
望。山林随着山岭的升高越来越密，我在露出了岩石肌肤的
林间不停地驻足、张望、寻觅。多好的山野，多好的森林，
躺下即可入梦，想兰则会选择宁静。这时，一阵香风悄然而
过，回头一看，一枝开着白花的春兰傲然挺拔玉立，幽静地
站在那里等待着我的到来和相识一般，她好美，好迷人！

对兰惠的喜爱，使我在沉思中得到慰藉。兰惠生命力之
强，使我感动不已。它不需荣华，只求孤独地活着。无人走
过的森林、山岭、陡峭的石壁之上，幽深的古树背阴处、小
草眠睡不了的地方，细谷川流流经之地，随处都能找到她求

生的踪影。她只求清风和雨露就能让生命变得如此美丽。我
故乡的青龙山兰好多好多，就看你懂不懂兰，识不识兰。有
时阿昌女人上山砍柴，柴捆头都会架着一株兰惠，把勤劳女
人点衬出几分山野诗意。有时候走在蛙声如鼓的暮阳小道猛
然抬头，便会碰见满目遍地萱草丛生，犹如山岳女神的美
发，其间到处疯长着无数的好兰惠，简直像梦里种着的一
样，叫人好感动。无风时，山林宁静中透满兰的芬芳花朵，
一阵风来，兰叶绿波轻摇，那无数兰草开着惹人的花，像美
女撒娇，散发出醉人的香。

对兰惠的挚爱，又使我想起了那次故乡后山的攀爬。爱
兰成瘾后，我携妻拖儿地忘了过春节，一头钻进了那一座又
一座深山老林中，一时抓着老藤上，一时揪着束束火把花枝
下，弯来拐去，忘了饥渴，忘了朋友、外人，愉悦之情自不
必说。山间早晨雾气冷，单衣更感肌肤寒。有青衣短袖的妻
子陪伴，有头戴一顶小红帽的孩儿扯着衣角。路是没有的，
山上灌木繁茂，山上细竹丛生，累了就向大山吼两声，披衣
而行，一路的猫行狗步，满山露水尽沾裳。等我找得不耐烦
了，才有难得的一喜。微风过处，送来一阵幽香，定睛一
看，好啊，瞧见一束兰惠杂在冬草丛中竞相绽放，她好可
怜、好孤单！好叫人疼爱！蹚着齐腰的露水将她攀采，花朵
如一枝枝欲飞的白天鹅，惊喜中，哪还顾得什么叫累，怀中
夜露顿时倾注下来，打湿了我的衣衫。亲手连根折花，清香

满袖，心情好不高兴。这个春节我感觉自己像个百万富翁，
像比尔·盖茨。拿来种于花盆，土还是故乡山林的土，她成
长的日子里，爱她日复胜于一日，对她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然而，有些兰花是人无法养活的，就是你怎么的爱护她
也如此。她生于山野而习惯于山野，自生自灭，像永葆纯洁
贞操有气节的贵妇。

由养兰，我悟得了不少学问。兰花清香熏德，永葆洁白
之色。生在荒草蓠蓠的浮世而不染于浮世。兰惠虽然悲无悯
人，但时常又仰望天日，充满希望的微笑。生于无人知晓的
山中，独自荣枯，无以为憾，其品德是多么的高贵。在山则
花开于山，移园则香熏于园。含羞带娇，满脸深情，真个是
犹抱琵琶半遮面。盛开时不矜夸，衰谢时不悔恨，清寂过
世，平淡一生，生命归入永恒，这天使般的清秀画影，多像
高洁之人一生的精神写照？

难怪古今有多少名人豪士视兰如友，养兰、爱兰如痴，
以兰抒怀，托物寄志，表达自己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了。

兰惠是一种最具灵性的花，是一种活性艺术，你爱她几
分，她就回报你几分。而今，经我多年的栽培，室内一屋的
兰惠。茶几上、阳台上、窗台上，客厅上，到处兰草绊脚，
花开满室，一年四季，瞧见兰影缥缈，香气袭人。每当兰花
开放，便告知亲朋老友，手握一杯青龙山古茶，观兰、赏
兰、品兰，有花观花，无花赏叶，一切烦恼忧愁都随兰惠的
开谢而隐去，当我每每对着兰君动情时，心便感到神游于兰
的清幽胜影里，一切忧愁烦恼全无。

冬去春来，瑞雪兆丰年，又将迎来新的一年，兰自笑，
我相思绵绵。我十多年来培育出来的几盆莲瓣兰一定又在含
苞欲放，思乡的心随兰而飞。鲁院 4 月学习即将结束，梦
里，我满室兰花盼我早日学成归来。兰惠，你该不是为我望
穿秋水了吧？心于是悄悄地对兰言说：兰惠啊，我的心早属
于你，愿你将清香高雅的一半赠与我吧！

爱兰说
□孙宝廷（阿昌族）


